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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學與社會 
 

  我不是故意的 
作者：郭光宇 

這兩天又賺了十幾萬塊錢，下一季的貸款有著落了。 

但我真的不是故意的。 

我知道這不對。 

像這個阿伯這麼好騙的，現在越來越少了。但一個月只要中了那麼三

四個，一切的開支管銷都有了，甚至一年半載飲食無憂。有的還更扯，大

撈一筆，立刻捲舖蓋，永絕後患，移民。 

  他一開始還憨憨的，搞不懂名目，到後來就當了真，因為太想相信。

說他簽了那麼多次，就知道一定有這麼一天：哪有那種衰到尾的道理！我

心裡暗笑，儘管這跟什麼彩什麼樂的一點關係都沒有，是跨國企業的年度

大回饋！聽到他那麼興奮的聲音，還叫他在一旁咯咯咯的老伴作夥來聽，

對我說了起碼十次的多謝拉，多謝拉，還硬要請我吃飯分紅，我幾乎可以

從聽筒裡聽到堆不住的笑從他又乾又油的皺紋裡滋滋擠出來。到了後來我

也真心恭喜他，替他高興。阿娟在旁邊吃吃笑著捶了我一拳：看你那種形！

之後幾次撥電話，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匯款時手指的顫抖。娟隔了兩天再

打去說沒收到稅金，要他再確認密碼時，他還很信，慌得跟上吊又後悔了

一樣，隔了幾公尺都可以聽到他在話筒裡牛聲馬喉地嚷著：啊我要來去跳

樓！我要來去跳樓！ 

第二天錢就進來了。 

只希望他不會太難過，趕快振作起來。聽樣子是看得開的人，也許有

朝一日真能簽中頭彩，好心有好報，也不枉這一場。 

 德仔幾天前也用退費簡訊撈了一筆錢，到現在沒看到影。他每撈到一

筆大的就要消失個一兩天。我知道他心裡不好過。雖然他是發起人，是他

招我入夥的，他姐姐還為此跟他翻臉，罵他拖我下水，罵我耳根軟沒出息。

但阿娟和我都清楚，這人面子其實最薄，悶到不行了，連要去散心也說不

出口。照理講，這款個性是最不惹人嫌的，怎麼也會搞到這種地步？問特

瑞莎他人去哪裡了，她倒乾脆，說免煩惱啦，讓他冷一冷也好，這兩個實

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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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娟那時哭歸哭，鬧歸鬧，三貞九烈都是原則，後來跟老闆處得不

好，倔著閒了一陣子，也還是來幫忙了。 

 德仔每進一筆帳都捐百分之三十給了功德會。後來有幾次又變成百分

之五十，甚至七十。是很好笑，不過也很可以理解，也沒去載他。要連贖

罪券都沒得買，那還得了！ 

除了勒索我們絕對不幹之外，一來覺得實在太低級，二來也因為根本

學不來那種流氣，其他的像低價拋售，金融卡資料外洩，中獎，退稅我們

排定執行表，每天輪流換花樣。一開始是夠好賺的，兩三個禮拜就籌到這

間房子的頭期款。打了第一通電話之後，我難過得三天吃不下飯，想吐，

覺得很噁心。抽了不知道幾條菸，看到那一坨菸灰，想到自己，澆上茶弄

齷齪了，才比較好一點。這樣一來還能瞧不起誰？我哭不出來，阿娟倒結

結實實替我嚎，像旋不緊的軟水龍頭斷斷續續流了一個禮拜。一開始還對

不起地過去抱抱她，偶爾還可以感覺到那塊濕冷屍肉的心跳，很令人詫

異。幾次下來就覺得這女人該不會是哭上癮了吧？看她那一副無語問蒼天

的面悵，賤沒賤形的，差點就想揍人！我說那這樣離婚好了，她又不哭了。

之後欲罷不能就一直做到現在。 

可是最近生意真的越來越難做，連上次那個聽起來沒牙的人瑞都警覺

了，往往講不到三句，對方的話筒口卡地就掛上了，連譴責他們不知好歹的

機會都沒有了。也好，反而沒什麼負擔。那就算那些被騙的在繳學費吧！

風聲這麼緊，還不知道警惕，反正不被我們騙照樣會被人騙。想到這裡，

歪理也是理，走在路上堂堂正正的，撞上櫥窗上映出來的自己，前額少了

點毛，抬頭挺腹的，看來也就是個貨真價實的業務經理。 

這當然只是過渡期，也一直留心找工作，只是景氣這麼差，到處銅牆

鐵壁，連個洞都沒有。十幾年的資歷還去領那種剛畢業的薪水，蹧蹋自己

也不是這種蹧蹋法，畢業後換了幾個工作，那些老闆也是人，人只要當了

老闆就變豬，怕自己閒著，只好呶呶呶地唸來唸去。說是彈性加班，其實

根本就是硬，沒效率幹得昏天暗地，加班費又東摳西摳的。另一方面就怕

底下的太猛太勤，把他們香檳塞似地彈掉，所以三不五十引進空降部隊，

不然就找一兩個差不多的，讓你們去鬥，內耗也不管了，鬥得筋疲力竭最

好，他好坐在那裡當調人，好再製造事端，說穿了，這樣的心機我也不是

不會玩，也談不上什麼理想堅持的，那我到底在怕什麼？能變豬的話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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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了！ 

其中也不是沒有真正的人才，像那個美國博士，在加拿大日本工作

過，不油不老，見解是見解，一副活得很有心得，可以去寫《心靈雞湯》

的樣子。一次中午休息在窗口哈菸，他突然自信自語說：知不知道他們要

我擬裁員名單？我把我們兩個都列進去了．．．．．．幹了這麼多年，有

車有房子，每天漂漂亮亮的，都是鬥來的，好再去鬥．．．．．．只有這

樣嗎？真的很不甘心．．．．．． 

我一時也不知道反應，只順著問：那幹嘛回來？ 

他笑哼了一下：你以為？到處都一樣。 

滾就滾了，我也不怎麼怪他，反正那樣的大集團待一輩子也還是沒有

份，他的輪調也不怎麼讓人同情，只是身段的牢騷。仔細一想，簡直令人

反感！比可憐嗎？真是侮辱人。後來幾個同梯榮退的聚在一塊喝酒，才輾

轉聽說他跳樓了，腸子摔了出來，死得很難看。 

我也不是沒想過。幾次爬到樓頂上想往下跳，看到底下車水馬龍，暈

暈的，只好趕快再爬回來，奮發向上。所以更認定他是注定被淘汰的。 

想起那個中午他講的，覺得他是替我死了。他也許真的該死！只有他

死了，我才活得下去。 

連德仔念了個碩士都下海了，我這個大學畢業的還能清高到哪裡去？

念了四年，不高不低，也不是不認真，也不是不想發掘自己的才能興趣，

只是看來看去，也沒什麼特別的。班上的不管成績好壞，好像都有自己的

一套，兼家教，跑社團，搞活動，那些開車子來上課的就更不用說了。也

不知道他們哪來那麼好的適應力？怎麼就能那麼肯定？不是最該質疑的

時候和地方嗎？老爸說那去考公務員吧。打死我也不想跟他一樣，對上面

的蟲似地畢恭畢敬。一個指令下來，連屁也放得像在電梯裡一樣戰戰兢

兢！最記得高中時有次去找他，正好撞到他被訓。大庭廣眾的，他立正得

簡直不知羞恥！我遮頭遮臉溜了，也溜不掉那個立正。 

老頭子也不是不覺得那是奴性，只是做人做久了有點賴皮，能屈能

伸。我頂他：我寧可去當乞丐！他也頗有涵養，報紙抖也沒抖，冷冷甩了

我一句：有野心就要有本事。 

那陣子失業快一年，娟說我們來自己當老闆吧，兩人公司。想想覺得

也好，頂了一台推車，在巷口擺攤賣蔥油餅。過不了幾天有人來糾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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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保護費的意思。不交。不交的話，不甩他們動手警察自會來取締。原來

那平時不起眼的小巷裡也有協商跟政治，安了露天監視系統也不知在安火

大！阿娟說算了拉，價錢還蠻合理的，都是這樣子的啦。 

這算啥？ 

警察果然沒來。 

我還是不大信。 

我站在那裡頭低低的，也不知道在煎臉還是煎餅，怕被人看見，可是

又明明腳踏實地。天冷的時候，看著餅在黑黑的煎鍋上由白轉黃，燦燦的，

黃金盛世一樣滋滋叫著，凱撒打高盧，張騫通西域，一下子又覺得很光明

正大了。阿娟家裡是做生意的，從小習慣了，擺了笑，不卑不亢地送往迎

來，一個小攤子有能做出女強人的氣派，直銷也不幹了，還跑去電頭毛，

好好笑。兩個每天油油地回家，油油地躺在床上，也許再一年就可以開個

油油小店，當然也不排次連鎖店，沒是我喜歡突然從後面掐住她那圈逐漸

貯出來的腰肉，抖聲喚道：老闆娘！老闆娘！他嘰嘰甩扭著笑罵，青仔叢！

一張餅是沒多少錢，一個月下來也比兩份平常的薪水強。她甚至有點容光

煥發，返老還童起來，又回到當初在學運廣場上認識的那個蹦蹦跳出來哈

一聲的女生模樣。光只因為這種真槍實彈幾十塊錢的交易？有天歇業，不

知道她又在那邊傻笑什麼，問了也不講。偷偷跟了出去，最後還是跟回家

裡來了。後來一連跟了幾次也沒什麼異狀。偷看她的伊媚兒，也少得可憐，

連廣告信件都沒有。有點不正常。 

我問什麼較拐。 

她說賺太多了。 

喲，那不是要窮一輩子咧？ 

嘛不一定，還是可能會中獎。邊說邊對她那幾捆肥肥的發票。 

有一天老爸過來看我們，我在街角喊住他。他愣了一下，笑笑的，聊

了些家常，你媽又來託夢了，血壓這幾天比較穩定了，頭痛比較好了，你

趙叔叔走了，王阿姨得了老年痴呆．．．．．．老頭子簡直活在死人堆裡，

像塊還會到處亂跑的活動墓園。我問他爸你要不要來張餅，我們就是捨得

放蔥！他顴肉突然抽抖了一下，當場也沒炸，只說：你這也叫野心！掉頭

就走。當晚馬上進了醫院，躺了兩個禮拜，還好沒中風。做了全身健檢，

醫生說淋巴長東西，要動刀。又換了兩家比較大的醫院，也是同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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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二話不講，馬上塞了不知道幾萬塊的紅包。這女人哪來知道這麼多的

規矩？ 

接下來放射線治療，保險又有限。好不容易存了七八年的積蓄一下子

就光了。當初還想和阿娟一起出國念書的，沒想到短短半年就開始借錢。

每天上醫院打點，餅也賣不下去了，也沒有心思再找工作。德仔也是好意，

肯這時候過來告訴我他在幹什麼，問我願不願意試試。 

沒怎麼考慮，我說好。 

好！ 

朋友問起來就只好說在蝕老本，待業家中阿。其實也不是只有我們，

像那個小智，我看他八成也在做，不然哪那麼好，失業失到去換雪鐵龍。

再給我招搖！有一次接到國稅局退稅的電話，我聽那聲音明明就是他的！

他一聽我開口，喂，喂，有人在嗎？就掛上了。後來在酒館裡碰到了，彼

此眼光閃來閃去的，很有職業道德。不是他是鬼！太夯了啦，也不知道先

把認識的電話過濾一下。不過也許他真忘了我叫什麼名字。阿娟這一關就

把得很好，沒出過紕漏。 

有次好不容易又有一次面試的機會，那主管大概是個好好先生，一團

和氣的，還會主動自我介紹。名字聽起來很熟，談著談著就想起來了！大

概半年前，通知他金融資料外洩，本來還半信半疑的，最後帳戶還是被我

們掏光了，八萬三千多塊，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沒有零頭。既然是主管

應該不會只有一個帳戶，難怪錢那麼少！不過也難講，也不是沒有三萬塊

的總經理。我慢慢把話題拉到詐財上去，他欲語還休開始重複我猜得差不

多的情形，越講越幹越興奮，瞳孔放得老大，我看到自己在裡面閃著異樣

的光。我不動聲色附和了一兩句，只當在面試他。相談甚歡，他甚至有點

相見恨晚，還給了張照片。我第一次徹底覺得其實也不是騙，是在增加他

的人生體驗，少了這一遭，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 

一星期後我接到一封抱歉信，沒被錄用。雖然不怎麼在意，也還是悵

悵的。是他自己掀的底，不該由我負責的。 

德仔還是沒出現，阿娟和我開始擔心，特瑞莎也是。 

但特瑞莎比誰都鎮定。她當機立斷就說了，先不要報警，省得麻煩。 

她每次一來總對德仔老公老公地亂叫，弄得德仔的薄臉皮紅一陣白一

陣的，跟魚棵一樣。我問他特瑞莎是不是你女朋友，他說是好朋友啦。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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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之後，莫名其妙又補了一句：你不要亂想。 

特瑞莎是長得很好，又會抹得晶瑩剔透，像穿了衣服的化妝品廣告，

看了讓人覺得很難為情。她算是技術指導，電腦很有兩下子，網路上的漏

洞一清二楚，知道怎麼偷資料。我問她你這樣的條件幹嘛不去當女主播跑

來做這個。她斜斜拋了個媚眼：哥哥，這跟處女膜一樣，不能這樣碰的。 

這裡的確有很多事情是不能這樣碰的。像德仔那些十輩子也打不完的

名單資料，像那些只在電話裡聽過聲音沒見過面的同事，像特瑞莎，像常

陪著特瑞莎一塊兒來的那個芸．．．．．．統統加起來大概也是個中型企

業。我覺得德仔有點怕特瑞莎，勸他乾脆一點，要嘛死纏濫打，要嘛劃清

界線，省得沒暗爽到又得內傷。他又笑得跟切歪的魚棵一樣，沒出息的！

反正我和娟只負責打電話，其他的他們不講，我們也不想知道。不知者不

罪。 

一天下午我從外面進來。那個芸一手撫搓著娟披搭在背上的頭髮，一

邊幫她撥開前垂的劉海：你的頭髮好漂亮！娟倒很大方：這叫天生麗質

說。繼續文風不動見她的資料。我覺得喉嚨有點乾乾的。 

她們走後我問娟，你會不會跟她們做？ 

她學特瑞莎側了個媚眼說，哥哥，這不能這樣碰的。 

我當場就把她掀在地上炒爛了。 

她披頭散髮爬起來，還軟軟的，滑亮滑亮的，像活生生被剖開了一陣

子的鱔。剛被強過的特瑞莎大概不至於這款闌珊吧？ 

才一轉身，她卻已經收拾得不著痕跡，剛打過卡似地坐在電腦前，又

開始敲敲打打。 

連這點也還是敗給她了！她到底看上我哪一點？ 

過了幾天，晚上看電視的時候，娟突然大驚小怪叫了起來，趕快來看！

我從浴室裡撞出來，看到芸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她是沒特瑞莎搶眼，但舉

手頭足有種英氣，越看越雄辯。她什麼時候變成名嘴的？而且看來不是一

天兩天了。資料充足，話也講得清楚，那些教授議員跟她鬥起來簡直得了

自閉症，覺得自己的口水很香甜。阿娟啃著雞翅說：那她一定很有錢！我

突然覺得這女的很三八。立刻起了個賊念頭：我們用仙人跳來勒索她！你

去勾她。 

三八娟嘰嘰笑了一整個晚上，到了枕頭上還在構想細節。我也只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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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說罷了。 

過了一個月了德仔還是沒人影。我說不管了，公司收一收去報警好

了。特瑞莎不知道哪條筋不對一下子嗆起來：警察又能怎樣！你希望他們

找到他的屍體嗎？找到了又能怎樣？ 

阿娟差點沒撲上去撕她的臉！ 

特瑞莎吐了一口菸，最後才有點讓步地說，芸已經去和林議員說了

啦，有耐心一點。 

這又塞你娘的干議員什麼事？ 

當天晚上，德仔終於打了電話報平安，還是什麼也沒講。 

不行！這樣下去太詭異。一開始阿娟和我說好了，只要誰先找到還可

以的工作，馬上退出。只是一直沒有，也就越來越懶得去找了。再忍耐一

陣子吧！等錢存得差不多，看老爸到時的情況怎麼樣，醫生說頂多半年，

那就再半年吧。看他被整得瘦成那個樣子，全身被幾條管子貫穿，各種顏

色流來流去的，也不大會說話，只會嗯嗯啊啊的，像打了嗎啡還沒被凌遲

完的，安詳得很。我甚至不願到醫院去了，都是娟在照顧他，我只好拼命

打電話。少了他，和娟兩個，一切好打發，一個月兩萬多的工作其實也可

以了。都說景氣來了，也許可以試著去炒炒股票。之前總覺得那根本就是

賭博，但現在還有什麼東西不能賭的？ 

德仔到底若無其事地回來了，問他出了什麼事什麼議員的也不肯講。

不講就不講，反正人回來了就好，他不講我們也懶得計較了。替他點菸的

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左拇指被人齊根剁掉了，而且復元得很好，很該，像

天生的畸指。而他偏偏又是左撇子！還是因為他是左撇子？原本就短的手

指，現在看起來更是爪爪的，有種布娃娃的恐怖和滑稽。娟氣得哭不出來，

一直擂他。你的指頭呢？你的指頭呢？ 

那百分之七十根本就不是給了什麼功德會！ 

阿娟喜歡小孩卻一直不敢要。像上次不小心懷了孕，化驗結果一出

來，慌昏頭了，一時找不到我，也沒等著問，當天下午居然真的馬上跑去

墮胎。上廁所嗎？我整整一個月沒跟她講過一句話！母狗不如的。後來就

常看他盯著其他的小孩發痴。有時候三三八八好好的，突然靜下來對我

說，是個女的，剛剛又回來。我也懶得說什麼，叫她不要看那麼多連續劇。 

其實，我也是贊成的，也早就說好了的，我只是不甘願。因為我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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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鞭，只生得出狗崽，只會教給他們狗扒式！ 

不要再生了好不好？ 

 

       ………………………   本文選自《93 年小說選》九歌出版社   

                  本文獲第第二十六屆聯合報文學短篇小說大獎 

 

 

 

 

 

 

 

 

 

 

導讀： 

作者郭光宇，台灣宜蘭人，1966 年生。中興大學社會學學士，

魯汶大學社會學碩士、哲學學士，巴黎第五大學社會學高等研究文

憑。曾任職餐飲業、旅遊業、補教業。曾獲聯合報小說新人獎。 

 

這篇〈我不是故意的〉，題材來自目前曾出不窮的詐騙新聞，題

目點出「不是故意」，內容的種種卻是「故意」的，兩相的矛盾之下，

迸發出的火花，將反諷效果達到高點。 

故事以第一人稱角度「我」的敘述進行，這一個共犯集團成員有

阿德、阿娟、特瑞莎、芸和我。小說開始藉著「罪惡感」：寫高學歷

的阿德每一筆進帳捐百分之三十給公德會；向現實低頭的阿娟「儘管

那時哭歸哭，鬧歸鬧，三貞九烈都是原則，後來跟老闆處得不好，倔

著閒了一陣子，也還是來幫忙了。」失業的阿德「打了第一通電話之

後，我難過得三天吃不下飯，想吐，覺得噁心。抽了不知道幾條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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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一坨煙灰，想到自己，澆上茶弄齷齪了，才比較好。」 

他們為自己的行為合理化，「除了勒索我們絕對不幹之外，一來

覺得實在太低級，二來也因為根本學不來那種流氣。」將道德的層次

建立在金錢利益、良心之下，而這是一場人生的大騙局，把罪惡感背

後的「不得已」，讓每個人都有苦衷，自己的苦造成他人的苦，全篇

凸顯以「騙」為中心，騙自己，也騙別人。 

「騙」架構在人性的弱點上，貪心(錢)、貪位(排擠他人)、貪念

(被剁了手指)。欺騙他人，是「拐」、「騙」、「賭」，增加人生體

驗的另一番說詞；而欺騙自己，踐踏良心，作為苟喘存活的藉口，什

麼工作太辛苦，找工作不容易，需要錢，都是不負責的行為。末尾，

主角以「我是條狗鞭」來嘲諷自己「根本不是人」，來寫人生的荒謬

和人性的墮落。 

 

 

--品味時間— 

1.你能認同詐騙集團的行為嗎？他們的行為可以合理化嗎？ 

2.你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有無解決的方法？ 

3.在這篇小說中，你覺得「詐騙」的行為有可能終止嗎？ 


